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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女将张琴秋传
李 蕾 杨雪燕

! ! ! ! ! ! ! ! !#$张琴秋对曾中生十分钦佩

一连一个多月，部队总这样在偌大的一
座秦岭里绕来绕去，大冷的天，穿不上棉衣，
没吃没喝，人员伤亡在增加。
张国焘借口军事秘密，对行动的方向和

行动方针只字不提，包括高层干部，也处于一
种盲目之中，这使得大多数人心中的不满和
怀疑在加剧，就这样没日没夜地走啊走啊，究
竟要到哪里去？
自从上了秦岭，大家就知道再回鄂豫皖

的希望已经破灭了，可一支军队不能长久没
有根据地，一支没有根据地的军队，就等于是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伤病员得不到妥善处
理，后勤供给也存在很多问题，敌人的围剿正
在加剧……而张国焘并不回答这些问题，他
似乎不屑一顾，又仿佛胸有成竹。他什么也不
对人说，即使军委会的几个人，他也不与他们
通气，一副高高在上的派头，谁也不知道他葫
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如果张国焘在来到鄂豫
皖后，在军事上确实表现出过人之处，打过几
个漂亮仗，或者有过扭转败局的业绩，人们也
许会信服他。可惜的是，他所有的计划，几乎
都表现为一种假、大、空，不切实际，什么出潜
太、占安庆，然后又去攻麻城，想要打到武汉
去，结果都是不战自溃。想到这些，人们难免
为红四方面军的命运担忧起来。这是一支工
农红军，他张国焘没有权力采取这套家长式
领导方式，部队的何去何从，应该由大家讨论
了来决定。特别是在现在这种非常时刻，部队
的命运不是哪一个人能说了算的。部队里的
几位高级领导，如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等，
还有总部机关的一些干部，对红四方面军的
现状日夜担心，可张国焘又是个十分情绪化
的人，他对于别人的意见，特别是反面意见，
重则打击报复，轻则置之不理。为了尽快扭转
红四方面军目前的局面，曾中生他们认为有
必要把一些情况反映到党中央去。为了保险
起见，打算派人去上海，人选是王振华和朱光
两人。
张琴秋自来到红七十三师，才算真正从

事部队工作，由于时间不长，
她总感到自己在军事上很幼
稚。而曾中生、旷继勋、余笃
三在鄂豫皖军民中威信甚
高，他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平
常的一段传奇经历，这就使

张琴秋对他们分外尊敬。特别是曾中生，虽然
被张国焘解除了职务，但他并不把个人得失
放在心上，仍以工作为重，每到一地，都悉心
调查研究，考察了解是否具有重新建立一块
红军根据地的基础和条件，他始终认为，没有
根据地的军队，给养得不到保证，兵员得不到
补充，那军队还有什么后劲可言呢？张琴秋对
曾中生从内心十分钦佩，遇到什么问题总爱
找他请教，一次，两次，慢慢的，在互相交流的
基础上，也就有了一定程度的信赖。这次曾中
生和旷继勋等人准备向中央反映情况的计
划，也就没有瞒着张琴秋。张琴秋由于工作关
系，也总在指战员中走动，曾中生他们提出的
问题，也正是当前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思想上
的普遍困惑，因此她也认为，方面军总部的确
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行动方针，和全军上下认
识一致的目标，困难是有的，甚至很大，但只
要大家团结一心，就是力量，人心是不可战胜
的。不过，张琴秋却不赞成派人去上海找党中
央，她觉得能就地解决的问题，最好不要扩大
范围。
曾中生也同意再慎重考虑考虑。
张琴秋不是个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的

人，她既然知道了，就不能让这件事酿成大
事。于是她去找了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总部政
治部副主任傅钟，征求傅钟对这件事的看法。
她和傅钟是苏联留学时的老同学，从傅钟个
人来说，也对张国焘的一些做法有看法，但从
组织原则上说，他还是认为不能鲁莽行事，最
好是争取得到更多、更重要的领导同志的支
持。而总指挥徐向前那天偏巧不在，到前线了
解敌情去了。这件事又不能搁置不能久等，张
琴秋和傅钟一商量，认为去找陈昌浩也是可
以的，陈昌浩是总政委呀。

张琴秋就去找了陈昌浩。陈昌浩目秀
眉浓，长得一表人才，他对张琴秋很热情。
张琴秋知道陈昌浩对张国焘是跟得比较紧
的，所以她尽量把意思表达得很婉转。但陈昌
浩一听还是火了，什么？他们要派人到中央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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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无奈地说出了自己的心事

到时候会通知你们，这次行动至关重要，
关系到我们工人的命运，是史无前例的。赵火回
答道。武家根经他这么一说，热血一下子沸腾了
起来，自从江岛训练回来大家等的就是这一天
呢。武家根刚想说话，他看到金师傅从车间外走
了进来，金师傅径直走到了赵火的面前。

赵火说道，老金，我是来取东西的。金师
傅朝他点了点头，他犹豫着看了一眼
边上的武家根。赵火立马明白了他眼
中的意思，说道，家根是自己人。

武家根心中有了一丝说不明道
不清的感觉，难怪今天师傅的举止
是那么的紧张不安，甚至说是警惕，
原来他是在提防着自己。然而，他十
分理解金师傅，在没弄清楚对方是
敌是友的情况下，提高警惕总是没
错的。

金师傅没有说话，他走到了工
具箱旁边，从里面拿出了手枪。赵火
打开了肩上背着的工具包，金师傅
动作迅速地将枪放了进去，然后低
声地说道，还没来得及试射过。

赵火合上了工具包，说道，别担
心，上次你造的那几把我们都已经
试过了，没有问题，辛苦你了老金，我先走了。
说着，赵火便抬腿离开，只是当他经过武

家根身边的时候，他稍稍放慢了脚步，低声说
道，我看你脸色不好，心事重重，晚上到我那
里去一次，我还住在老地方，没有变过。说完
这话，赵火便走了。
武家根不得不佩服赵火，难怪他是自己

的教官。这两天武家根就连做生活的时候都
魂不守舍的，没想到他一眼就看了出来，他魂
不守舍的全部原因是红英，红英自从上次与
他争执后，便离家出走了，到今天已经有两天
没回弄堂来了，他原本打算去找她，可见了她
又不知道该跟她讲些什么，若说得不合她的
心意，她又如何愿意跟他回来？
武家根是目送着赵火离开了车间的。武

家根转身走到刨床前，却看到金师傅已经开
始做生活了，好像刚才什么都不曾发生过。
晚上，武家根如约而至，来到了赵火住的

地方。没想到赵火亲自下厨炒了三四碟小菜
正在等着他，赵火知道武家根不喜喝酒，便泡
了一壶上好的龙井。

两人品着茶吃着菜，武家根没有想到赵
火居然烧得一手好菜。赵火听后笑了，他说那
是被逼出来的，这么多年一个人生活，什么事
都学会了自己打理。武家根曾经听他说起他
有过妻子和孩子，就问到了他妻儿的下落。赵
火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他说，他有两个
女儿，大女儿跟着妻子生活，后来听说妻子得
病死了，大女儿就下落不明了，二女儿他倒是

知道身在何处，只可惜他是一个革命
者，每天都在与死神捉迷藏，又怎么
能与她相认，父女团圆呢？他不想因
为自己，让女儿身处险境。

武家根听着赵火的话，看着他饱
含苦楚的脸庞，似乎连眼角边的鱼尾
纹都在诉说着苦痛，武家根忽然感觉
到了赵火的另一面。是啊，为了革命，
他竟落得妻离子散的下场，平时素来
刚毅的赵火，原来也有柔软的一面。

不谈这些了，说多了没劲，还是
讲讲你吧，我看你满腹心事的样子，
上回记得也是在这间屋子里，你来找
我，说是心中烦闷得很，可惜那夜我
正好要去广州，我们谈得不深，说说
看，年轻人，究竟为了什么而困扰？

武家根呷了口茶，说道，为了红
英，也为了我自己的感情。
赵火点了点头，说道，那次红英和你在一

起的时候，我就看出她很喜欢你，那，你喜欢
她吗？武家根摇了摇头，说道，我喜欢的人是
夏秋莲，我一直把红英当妹妹看。
红英知道吗？赵火问道。知道。我曾经跟

她说过，可她到现在都无法接受，而我，我也
不忍心伤她太深，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
办。武家根无奈地说出了自己的心事。

赵火看着他，说道，我明白了，你若不伤害
红英，就得让夏秋莲受伤，一个是你爱的女人，
一个是你视作妹妹的女人，你两个都不想伤
害，可又怕两个都受到伤害，是不是？赵火一口
就说出了武家根一直深藏在内心的担忧。
武家根微微有些吃惊。赵火说得对，自己

的确很难，难到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好。武家
根喝了一口茶，又道，红英离家出走了，已经
走了两天了。什么？赵火大吃一惊，他说道，那
可不是小事，一个女孩子独自跑到外面，况
且，她在上海无亲无眷的，落脚的地方都成问
题，闹不好要出事啊。


